
老校长含冤逝世转瞬十四年了
。

我想
,

在

武大
,

凡是接触过他
、

知道他的人
,

没有不为

他的精神所感动的
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
,

人们对

他的怀念之情不仅没有逐渐淡漠
,

反而更加

浓烈
。

人们一谈到如何办好武大
,

就不免想到

他
,

感到他的逝世是一种难 以弥补的损失
。

象我这样与他稍有接触的人也感到受过他的

不少教益
,

回忆起他来心情很不平静
,

r一-

觉得他从原则上过间一下就行了
,

大可不必

如此过细
。

可是他不这么想
。

他对我说
: “

我

如果不亲 自订教学计划
,

写讲稿
,

讲课
,

怎

么能体会教师工作的困难呵艺
”

这句话
,

我终

身不会忘记
。

我们武大的教师系统地学马克

思主义哲学就是他教的
。

由于老校长是坚持按马克思主义原则办

也很难用儿句话来表达这种心情
。

我第一次见到老校长
,

是在一九

五三年他到武大就职时的欢迎会上
。

大家对这位素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学

者来担任我们的校长是很高兴的
,

许

多同志都发言表示对他的热烈欢迎
。

他的答词非常简单朴素
,

没有客套话
,

没有豪言壮语
,

只是诚恳地希望大家

团结一致
,

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
,

按

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办好武大
。

现在看

来这就是他办学的指导思想
,

他在武

大十儿年就是这样做的
。

他一到武大就用很大的精力亲自

抓教师和干部的理论学习
,

提议办马

列主义夜大学
,

在自愿的原则下组织

大家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
,

而

不只是搞一般的时事政策的学习
。

他

认为只有大家的理论水平提高了
,

才

有分辩是非的能力
,

才能把学校办好
。

他想得很深
,

看得很 透
,

因 此 也 就

抓得很紧
。

那时我在政治辅导处负责

宣传工作
,

经常同他接触
,

亲眼看到

他是怎样抓这项工作的
。

他亲 自拟订

教学计划
,

亲 自选派 任 课 教 师
,

亲

学的
,

所以他对教育战线上的那些违

背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不仅有很强的辩

别力
,

而且有坚决抵制的勇气
。

他在来

武大之前
,

在中南局开会时听到介绍

武大三反五反
、

思想改造运动的经验
,

他就感到这样搞是要出问题的
。

事实

证明当时确实犯了
“

左
”

的错误
。

他到

校后
,

采取了很多措施纠正这些错误
,

包括亲自登 门拜访受了委屈的同志
。

对一九五八年的那一场
“

革命
” ,

他的

反对态度是很鲜明的
,

他在党的会议

上尖锐地批评了那些错误
; 后来又花

了很大的气力去纠正那些错误
,

坚决

贯彻高教六十条
,

使学校走上了正轨
。

我记得一九六一年开教学 经 验 交 流

会
,

路见可
、

康宏逛等许多同志发了

言
,

他听了很高兴
,

到会讲话说
: “

这

次教学经验交流会对提高教学质量是

真正有帮助的
。

五八年也开过经验交

流会
,

那是害人的经验 ! ”

我们这些亲

身经历过一九五八年
“

革命
”

的人
,

是

深有感受的
。

就在一九六一年
,

他提

出了武大要在十年之内赶上国内先进

水平
、

进而向国际先进水平迈进的要

求
。

他是多么希望把武大办好呵 ! 可

扮布
.

民丈

应当实现校老长办好武大的遗愿

自作动员报告
,

开学后每周亲 自听一次关于

学习情况的汇报
,

并且亲自担任哲学课的讲

授
。

他每次讲课前总是一丝一苟 地 写 好 讲

稿
,

印发给大家
,

然后针对大家自学中提出

的问题来讲
,

还作解答报告
。

当时他 已是年

逾花 甲了
,

胃溃疡很严重
,

不能吃饭
,

只能

吃流汁
,

而且校务繁忙
,

社会活动又多
,

我

是
,

十年浩劫把是非弄颠倒了
,

他的正确主

张
,

他的一片赤诚
,

竟成了他的
“

罪行
”

!

然而
,

历史终究是不能 由人随意徐抹的
。

党中央为这位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彻底平

反昭雪
,

正是实现了我们广大师生员工多年

来的愿望
。

我们应该永远纪念他
, 学习他

,

办好武大
,

实现他的遗愿
。


